


今

“
吴派

”
的代表人物惠周惕为创始者

,

惠士奇为继

承者
,

惠栋为发展者
。

史载
“

清二百余年读�幻需学

者必以东昊惠氏为首
” 。 “

昊派
”

与以戴震为首的
“

皖派
”

并驾齐驱
,

平分清代汉学秋色
。

书法绘画

有明中期的戴进
、

沈周
、

文征明
、

唐寅
、

祝允明
。

沈
、

文师徒文
、

诗
、

画
、

书法皆精
,

尤工于画
,

沈

为
“

明世第一
” ,

文系
“
画冠一时

” 。

祝
、

唐两人

则
“
工于书法

,

名动海内
” 。

明末有蓝瑛
、

董其

昌
。

董之书画成就又在文
、

沈诸人之上
。

他们先初

形成了
“

吴派
” 、 “

武林派
”
和

“

华亭派
” 。

清后

有以龚贤为首的
“

金陵派
”

�

,

笔 法
“

沉雄 深厚
”

� 王伯敏语 �
。

清前期的吴中
“
四王

”
� 王时敏

、

王鉴
、

石谷
、

王原祁 �是势力最大的山水画家
,

影

响画坛近两个世纪
。

四王一派又分为娄东和虞山两

派
,

影响所及
,

产生
“

小四王
”

与
“

后四王
” 。

明

初的蒯祥与清初的梁九是卓越的建筑大师
,

主持修

建了巍峨壮丽的北京宫殿
。

徐光启是
“

杰出的近代

科学先驱者
” 、 “

把西洋近代科学思潮和方法介绍

到祖国来的首创者
”
� 竺可祯语 �

。

王锡 阐是天文

历法学家
,

著有 《晓庵新法 》
。

洪亮吉是清代颇有

见地的人口学家
。

顾祖禹是成就卓著的地理学家
,

缪荃孙是著名的目录学家
。

朱骏声是语言学家
。

龚

自珍是启蒙思想家
。

薛福成是改良主义政论家
,

曾

出任英
、

法
、

比
、

意四国大臣
。

翁同和是军机大巨
、

光绪帝师
,

清末维新派的代表
。

洪钧是出任驻俄
、

德
、

奥
、

荷的四国公使
。

陆润摩系清末皇帝宣统的老

师
,

在苏州创办了苏纶丝厂和苏州丝厂
。

其它或卓

然成家
,

或见重当世者更不知凡几
。

江南弹丸之地
,

而文才独多
,

名流辈出
,

称冠

全国
,

究其原因
,

不外以下几种
。

明清时期的江南
,

特别是苏松嘉湖一带
,

是全

国首富之区
。

《明史 》云
, “

苏
、

松
、

常
、

镇
、

嘉
、

湖
、

杭七府
,

供输甲天下
” 。

洪武二十六年
,

全国

税粮� � 。多万石
,

而江南八府为 � � �万石
,

占近��

�
。

光苏州一府就达� �� 多万石
,

居然多 于 湖广布

政司的征输
。

这种独重的状况
,

历 明迄清一直未

变
。

明廷将苏州倚为
“

外府
” ,

清朝则视之如
“

家

之有府库
、

人之有胸腹
” 。

重赋固然表明统治者对

江南人民的敲剥程度
,

但也反映出江南的供给实力

和经济状况
。

江南气候适宜
,

雨量充沛
,

土壤肥沃
,

十分有

利于农业生产
。

其农业精耕细作的程度高于全国其

它地区
,

农产量也远在他地之上
,

一亩之收
,

高者

达四石
,

可抵北方二
一

卜亩之产
。

素有
“

苏杭熟
,

天

下足
”
的美誉

。

江南不但作物产量高
,

而且商品性

作物种植极为普遍
。

最突出的是栽桑和植棉
。

湖州

一府
,

‘

嘉兴
、

杭州大部
,

苏州西部和沿太湖一带
,

是著名的种桑养蚕区
。

田间几无旷土
,

春夏之间绿

荫弥望
。

松江
、

常州二府
,

太 仓 一 州
,

苏州的常

熟
、

昆山等县
,

嘉兴的部分
,

则是著名的产棉区
。

除了农业
、

副业
,

江南的手工业也极为兴盛
,

南京
、

苏州
、

杭州
、

嘉兴和湖州等大中城市
,

以及星罗棋

布的市镇
,

是丝织业
、

棉织业
、

瑞布业等几十种手

工业的集中之地
。

农副工各业的发展又为商业的繁

盛创造了条件
。

都会之地字号
�

林立
,

百货并陈
,

徽州

巨贾
、

闽粤行侩
、

宁绍众商
、

山 西标 客
、

江淮贩

子
,

骄凑辐至
,

喧闹杂沓
。

正是这繁荣的工商业作

为农业经济的补充
,

使江南经济经久不衰
。

明人王士

性说
� “

毕竟吴中百货所聚
,

其工商贾人之利
,

又

居农之什七
,

故虽赋重
,

不见民贫
。 ”

清人唐甄也

说
,

江南
“

虽赋重困穷
,

民未至于空虚
,

室庐舟揖

之繁庶胜于他所
” 。

同样
,

也正是这发达的经济
,

为江南文人学士

提供了活动的首要条件
。

无论是攻读应举
、

创立学

派
、

著书立说
、

吟赋填词
,

赴社应会
,

还是搜罗古

籍彝器
、

校刻群籍
、

考证名物
,

都需要强大的财力

作后盾
。

顾炎武能手不释卷
,

遍 读 群 籍
,

著述宏

富
,

归有光
、

王世贞能成为一代大家
,

钱谦益能领

袖诗坛
,

毛晋父子能筑汲古阁和黄王烈建士礼居
,

蓄书数万册
,

无不与其家境饶富有 关
。

而他 们的

富
,

也无不沾了江南这块宝地的光
。 �

明人高启赞江

南
, “

财赋甲南州
,

词华并两京
” ,

道出了经济对

文化的重要影响
。

优越的环境是人才兴盛的又一个重要原因
。

江

南地区北靠长江
,

东傍大海
,

南依杭州湾
,

大运河

通贯南北
,

境内更是水系成网
,

港湾遍布
,

舟揖相

望
。

文人学士结社兴会
,

切磋交流
,

往返便利
,

信

息传递便捷
。

江南山岱秀丽
,

泉水清 冽
,

湖光山

景
,

秀色可餐
,

园林胜景
,

触目皆是
,

俗云 “上有天

堂
,

下有苏杭
” 。

不少人便认为是江南的便利交通

之灵秀之气毓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江南才子
。

袁宏道

云
� “

山川之秀丽
,

人物之色泽
,

歌喉之宛转
,

海错

之珍异
,

百巧之川凑
,

高士之云集
,

虽 京都亦难

之
” 。

美好的环境又是文人学士 卜居憩息赋诗填词

的极佳场所
。

日夜喧闻
,

利来利往的城中市肆赋予

文人作品浓郁的生活气息
。

江南藏书居全国之首
,

� �



书肆林立
,

册籍充栋
,

翻检容易
,

购买方便
,

上至

三代彝鼎
、

秦汉玉石
,

下至宋元珍本
,

鲍校毛抄
,

无所木有
,

这又是读书人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
。

江

南书院
,

崇轩敞楹
,

布列其间
,

有 杨 绳 武
、

夏之

蓉
、

钱大听
、

卢文招
、

姚聂
、

朱薄
、

程恩泽
、

胡培

辈
、

任泰
、

缪荃孙
、

俞撇
、

冯桂芬等当世名流为山长

传授学问
,

江南学子享尽其福
,

得 益 良多
。

于是

乎
,

本地人虽远走他乡
,

犹时时回首 , 外地人虽相

隔万里
,

也以漫游是地为乐事
‘

在江南这一舒适的

人间天堂里
,

文人学士优游自在
,

或 寄情山水
,

或

潜 心学问
, “

戈辩理诸义以资其学
,

或赓歌酬诗以

通其志
,

或鼓琴瑟以宣埋滞之怀
,

或陈几筵以合宴

乐之好
” 。

钱策益总结著名画家 沈 周 的 成器缘由

道
� “

其产则 中吴文物士风清嘉之地 , 其居则相城

有水有竹掀芦虾菜之乡 , 其所事则宗臣元老周文襄

王端毅之伦 � 其师友则伟望硕儒东原完庵钦漠原博

明古之属 , 其风流弘长则文人名士伯虎昌国征明之

徒
。

有三昊
、

两浙
、

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游览 , 有图

书子史充栋溢杆以资其诵读 , 有金泵彝鼎法书名画

以博其见闻� 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写其神情
”

这些其实也是一般明清江南学人皆具的生活和成长

环境
。

社会风气关乎人文的消长
。

明清以科举取士
,

读书人一旦登第
,

便升以高官厚禄
,

诱使无数的人

入其毅中
。

从而出现了
“

乡校间士 人 以 举子业为

事
,

或为古文词
,

众辄非笑之
”

的奇怪现象
。

自明

中后期起
,

更以录取进士为荣
, “
士益向风

,

争相磨

泪
,

攘袂以起
” 。

然而关键的不是统治者的提倡
,

而

是当地人的传统习俗
。

因为前者适用于全国各地
,

只有后者才是区别他地的决定因素
。

江南人读书喜

文
,

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良好的习惯
。

士官绪绅之家不

必说
,

他们希望家业不坠
,

仕途不绝
,

读书登第
,

以增

加财富
,

以保妻子
,

以荣乡里
,

就是其目的
,

从而延师

设塾
,

增加智力投资
,

无不皆然
。

昊一鹏的父亲就曾
“

不使其子治生业
,

日督之学问
” 。

常熟瞿元初之祖

不但买 田筑室
,

培养子孙
,

还源源不断地以资财接济

与其孙商讨学问者
。

归有光的祖母
、

母亲督课的情景

尤为动人
。

即使非为世宦或书香门第
,

也决不放过求

学入仕的机会
。

如广东按察司副使周济叔之父
,

当其

子未显时
。

亲自督促
,

令子
“

从旁诵读
,

夜分乃寝
,

率

以为常
, 。

甚至连一些寒素子弟也发奋读书
,

以期

跻上层行列
。

母督子
、

妻励夫的例子漪拾皆是
。

如

顾一清者
,

家甚贫
,

其母
“
乃脱修饵资给之而躬督

学
” 。

而钱文通者
,

为 诸生 时
, “

游乡学
,

勤苦

特甚
,

夫人昼夜纺织以资给之
,

得专意于学问
。

遂

取高科入翰林
,

以文名于世
” 。

苏州人莫旦夸张地

形容苏州是
“

家家礼乐
,

人 人诗 书
” 。 “

家弦户

诵
” ,

纺车声伴着读书声
,

其情景何等别致 , 一般

百姓耳濡目染
,

见多识广
,

居然也能一
、

二句 《诗

经 》
、

《论语》 ,

读读 《百家 姓 》 ,

诵 诵 《千字

文 》
。

这又与家不蓄书
,

有书不读的情形迥异
。

早

在明朝宣德时期巡抚周忱经过 长 期 观 察后认为
,

“

天下之民出其乡
,

则无所容其身 , 苏松之民出其

乡
,

则足以售其巧
” 。

周忱的话表明
,

苏松之人文

化水准高
,

掌握知识多
,

所操技艺 精
。

这 除 了经

济
、

他理诸因素外
,

与长期的传统观念有关
。

归有

光说
� “

吴为人材洲蔽
,

文字之盛
,

甲于天下
。

其

人耻为他业
,

自省此以上皆能诵习
,

举子应主司之

试
,

居岸校中有白首不 自己者
,

江以南其俗尽然
。 ”

江南学子还有个习惯是互相呼朋引类
,

一荣俱荣
。

松江人何良俊说 杯苏州士风
,

大率前辈喜 圾引后

进
,

而后辈亦皆推重先达
,

有一善则褒崇赞述无不

备至
” 。

所谓文人
“

非得于师友之渊源
,

即得于家

庭之传习
”

是也
。

正是在这种自幼诵习的风气熏陶

下
,

显者世世相承
,

穷居者纷起效尤
,

友僚互相奥

援
,

江南文才在相互提携相互激励中拔地而起
。

综上所述
,

明清时期江南文人之多
,

文化活动

之昌盛
,

在全国居于首要地位
。

究其原因
,

在于这

个地区经济最为发达
,

环境特别优越
,

社会习俗异

于他方
。

经济与文化
,

地望与风尚
,

人才与环境几

者统一到一个整体中
,

互相渗透
,

互相促进
,

从而

产生了五个半世纪的壮观宏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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